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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金边

老板娘努努嘴，要她好好招待这位小伙子。没等索

宁说什么，那女子上前来，不由分说就把他的手往她高耸

的胸脯上贴。

他使劲分开她的双腿，又让它们弯曲起来，然后摆

好一个跪姿，将他那根淫水长流的淫棍狠狠地朝她的阴蒂

刺去。

他将梅儿的胴体抱在沙发上，将她的两腿掰开，身

上一丝不挂，然后用指尖拨开她那粉红微湿的蓓蕾，“波

滋，波滋 他把勃起已久”一种粘滴滴的声音传了出来

的阴茎从抱起来翻了一转的梅儿的屁股后面直插进去。

金边的托尔科克街被几千名从越南来的“西贡娘子

军”占有，仅仅几个月，这个地方便成为整个东南亚“性

工作”操作管理最无秩序，最为混乱的红灯区。

弗拉普斯上校早已注意到“黄色娘子军”对彼得 维

和部队的侵染，他登记在册的已有 千人患上了各种性

病，另外至少有 人将遭受艾滋病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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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前作为 年难民逃离柬埔寨的索宁

月 日从法国回到金边的时候，惊异地发现，

他过去一直抱怨保守、闭塞的故乡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这种变化倒还不是多修了一些高楼饭店和酒

吧，看惯了巴黎的香榭舍大道和凯旋门前的喷泉，

作为柬埔寨首都的金边实在还显得土气简陋。让他

吃惊的是过去他眼里含蓄、腼典的金边变得热烈大

胆甚至有几分招摇了。

“热风中带有一股色情的味儿。”他对同伴们说

他的感受。

已经取得法国环境保护学士学位的索宁说得一

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他很顺利地在联合国驻柬临

时权力机构总部找到了工作：在人权机构担任秘书

翻译。

开初的工作显得紧张，但很快就得以适应。下

班后他回到已经非常破旧的木楼上，听父亲讲这些

年里发生的故事，然后就独自地望着大街，看暮色

渐渐低垂，昏黄的街灯映着恫恫黑影。

这时候，他所说的“色情味儿”开始袭来，而

且变得越来越浓烈。身着五彩缤纷薄如蝉翼服装的

姑娘们开始在市中心出现 有的三三两两地走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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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人员居住的宾馆饭店，有的走向歌舞厅，有的

则站在某个显眼的位置，打量着从她们面前走过的

男人们，不时地同他们招呼调笑。有的男人在她们

面前逗留一阵，姑娘们稍稍犹豫，就挽了男人的手

臂，随他走人了黑暗。有时候有汽车在她们面前停

下，姑娘们兴奋地围拢上去，一阵亲热的招呼

”，然后就上了汽车，呼啸而去。

这还是当初含蓄保守的金边吗？这还是他往日

视为圣洁的姑娘们吗？初看见时索宁简直不相信自

己的眼睛。

这种印象由于他在一个晚上的遭遇变得更为强

烈。

那天索宁感到有点不舒服，白天他没怎么在

意，晚饭后头却晕得厉害。于是他对父亲招呼一

声，说他到街上卖点药，这就走入了一条过去他就

十分熟悉的小街。他知道这里有好几家私人小门诊

所，白天黑夜都可以看病卖药。

一间小药房门口燃着小红灯，一个年纪大约

来岁的老板娘一边拨弄着手中的录音机，一边

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索宁，目光里并没有多少热

情。

“要什么，小伙子？”她问。

“我想⋯⋯”索宁一时想不到合适的药品名。

他凑到药品柜台前，想看看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治头

疼的。

就在他低头的时候，老板娘看到了他颈上的细

珠链子。这是联合国机构工作人员的标志，链子下

面套着他们的身份证，一天 小时都不离身。

老板娘的语气一 子变得热烈起来。在联合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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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工作意味着高收入，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往外

大把大把地扔钱，她当然不想失去这个赚钱的机

会。

“小伙子，你要什么我们有什么？你说！”老

板娘扔下录音机，飞快地从药品柜里拿出一个盒

子，举到索宁眼前。“是不是要这个，小伙子？德

国货，保证好使！”说完就咯咯地笑。

索宁拿过包装华美的盒子。上面是一副印刷非

常清晰的图片：两个裸体男女纠缠一起，旁边印着

德国文字。他顿时明白，这是不知从哪里弄进金边

的避孕套。

索宁如同受了侮辱一般把盒子扔回到柜上，说

他不要这个东西，他是头晕⋯⋯

女老板又笑了，说这个好办，她这里专有治头

晕的药，又把一个盒子摆在索宁面前。

这是一种春药，上面的图片更是不堪入目。女

老板望着索宁，诡谲地笑。

索宁看了那盒子一眼，往回推开。女老板摇摇

头，说也许你要的不是这些，你是要来快活快活。

她扭回过头，朝里屋嚷了一声，很快就出来一个浓

装艳抹的年轻女子，管老板娘叫妈。老板娘朝索宁

努努嘴，要她好好招待这位小伙子。没等索宁说什

么，老板娘已经退进里屋，那女子上前来，不由分

说就把手臂搭到他肩上，贴近身子媚笑挑逗，接着

又拉着索宁的手往她高耸的胸脯上贴。索宁早已结

年前同他一道逃往法婚，妻子是 国的中学同学。

异国他乡，两人相依为命，生下了一胖胖的儿子。

这次回国他担心出意外，让妻儿暂时留在了法国。

但每过一个星期，他就要给妻子写信，谈他回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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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表达他对爱人的相思。妻子也三天两头来

信，说自他走后，她没一晚睡好了觉，生怕他出了

意外。头一天妻子还在信中寄了些她和儿子的照

片，说夜夜思念让她看上去都显得憔悴了。可是索

宁一点不觉得，在他眼里，妻子永远都那么漂亮深

情。

索宁像躲避炭火一样，好不容易挣脱这个风尘

女子，逃也似地离开了这个小“门诊所”。

第二天他给他的同伴们讲他头天晚上的奇遇，

大家就笑，说没想到像他这个喝了洋水的人还这么

封闭。金边早已不是 年前的样子，战乱之中，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男人谁不找两个漂亮

姑娘快活快活。而且，他们说索宁拒绝那个姑娘是

在砸她的饭碗，因为她们没有生意时连饭都吃不

上。一个当警察的少年好友说，如果你不想伤害同

胞女子，那我们晚上带你去另一个地方，让你开开

眼界。

晚上，三个朋友用汽车接上索宁，便开上了灯

年前，这里一到夜晚便光闪烁的阿扎棉大道。

是一团漆黑，现在已经是非常热闹的夜生活区了。

在一家叫“太平洋”的大饭店门口，汽车停下来，

索宁跟着上了楼，才发现这里有个巨大的舞厅。里

面光影暗淡，乐声震耳。

看来他的朋友们是这里的常客。刚一坐下，就

来岁、衣着华贵的女人有个 过来，热情地打招

呼。朋友告诉那女人，说有朋友刚刚从外国回来，

今天办招待，你一定要让你最好的小姐来陪同。那

个警察朋友扭头告诉索宁，这个女人是这里“小

姐”们的头，叫“妈妈桑”。女人对他们的要求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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喏有声地点头，不一会儿，就过来三个打扮得很漂

亮的女子，同索宁头天在小“门诊所”见到的女子

差不多，只是这里的女子更洋气些。她们毫无拘束

地在他们旁边坐下，其中一个还笑着坐上了那个警

察朋友的腿。索宁对此很不习惯，可想避又避不

开。他不知怎么想起了法国著名的红灯区“红磨

房”。据说那里是高级妓女出没的地方，连国会议

员有时候都去那里寻欢作乐。一向封闭保守、以佛

教为国教的柬埔寨，没想到也已开化到如此地步，

连警察和他在政府机构里工作的朋友也可以明目张

胆地到舞厅里来寻妓了。

看着索宁郁郁寡欢的样子，朋友们突然想起了

什么，把“妈妈桑”又叫过来耳语了一阵。坐在索

宁身旁的小姐离开了，接替她的是一个身材高挑、

轮廊很好的女子，一来就很礼貌地朝他点头，用夹

生的高棉语问候。前些日子索宁就听人说过金边有

支“越南娘子军”。也叫“西贡娘子军”，都是由于

越南生活艰难、不得已随家人或单独到柬埔寨谋生

的越南姑娘，想来这个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子就是

了。

朋友们很神秘地朝索宁眨眼，然后便拥着小姐

不知去了什么地方，留下他和那个越南女子呆呆地

并坐，望着舞厅里各式各样的风景。

呆坐了一阵，小姐终于主动起来，朝索宁身边

凑过，用生硬的高棉话问他想不想跳舞。索宁也渐

渐放得开一些，问那女子是什么地方人。女子也不

隐瞒，说是越南人，刚到这里三个多月。索宁问小

姐能不能知道她的名字。女子就笑，说先生你好客

气，接着就说她叫梅儿 ，边说边伸出手来，把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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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握住，又用另一支手从桌上拿了支香烟点上，

长长地吸了一口。

那天晚上，索宁一直在同梅儿聊天。她的柬埔

寨话说得结结巴巴，但意思完全听得懂。梅儿告诉

他，越南这些年收成不好，她家距西贡才几十里

地，但生活却是天壤之别。他家姊妹多，父母根本

养不了他们，她的两个姐姐刚满 岁就出外自己

谋生了。她能够在家里熬到 岁不知吃了多少苦。

后来她的姐姐打扮得像贵妇人一般突然回家，扔给

父亲一把钱，说把咱家的房子修修吧，算是还你的

养育之恩了。两天后姐姐把梅儿带出了家乡，去了

西贡。在那里，梅儿才知道姐姐为什么可以拿出那

么一大把钱给父亲。

就在那里，梅儿开始过上了皮肉生涯。开始的

时候，她是被姐姐硬逼的。姐姐有天把她介绍给三

个男人之后，就把门反锁死了。那些男人梅儿认

识，是当地的什么官儿，她亲眼看见他们中的一个

同姐姐在屋里睡过觉。当男人抱住她的时候，她又

踢又闹，骂男人又骂姐姐，直到累得满身大汗，连

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三个男人在她身上摸捏起

来，触弄女人最敏感的抚摸区。

这时一个男人疯狗般“唰、唰”撕下了梅儿的

衣裙，连三角裤也“嗤”的一声分成两半。

梅儿一丝不挂的站在三个如狼似虎的男人面

前。这是一具美丽绝伦的肉体！白晳，细腻，柔嫩

⋯⋯像烈焰一般迅速点燃了他们的肉欲

一个男人干脆搂着她 另外两人还傻傻地站

着，直吞口水 他开始抚摸她的肩膀，又慢慢滑

向她的后背，在那里来回游动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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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手又在她棉絮般的胸部摸索，拨弄着那挺

立的算盘珠子，她轻轻地喘息起来，晃动着下腹和

臀部⋯⋯

男人已忍不住性欲的冲动，本能的欲望洪水般

爆发出来⋯⋯

他使劲分开她的双腿，又让它们弯曲起来，然

后摆好一个如同祷告的虔诚的跪姿，将他那根淫水

长流的淫棍狠狠地朝她的阴蒂刺去。

“啊 ”梅儿腾云驾雾般地呻吟一声。

她感到体内的血液像岩浆一样在奔突，高高青

山，明净草原，山谷幽幽，云雾枭枭，激情烂漫，

情意缠绵⋯⋯

压抑在她心中十多年的欲望被这个男人点燃

了，她渐渐由愤怒感到满足，进而狂喜⋯⋯

她终于体验到男人的攻击力，疯狂，迷人，直

抵峰谷⋯⋯

而他已换了姿势，顺着床沿，两脚牢牢地站在

地上。见她亢奋的娇容，突然精神大作，加紧动作

起来，疯狂地耸动。每一次耸动都伴随着梅儿满足

的尖叫声，节奏像某种爵士乐，令人狂乱⋯⋯

三个男人的手都感觉到一种热度，这种炽热随

着梅儿的阵阵呻吟声侵透了整个房间。那软绵绵的

肉体微微颤动着，使他们的手臂到手心直窜起一股

火苗。

梅儿轻声呻吟着，扭动美人鱼般的娇躯。

突然，她没有顾及另外两人的存在，将一个男

人的手直拉到她的大腿上，然后引导他轻轻抚摸。

另外二人怔得顿时站直了，傻眼看着。

一个男人的手不由自主地撩开她的双腿，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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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雪白柔嫩、让人垂诞欲滴的大腿。

梅儿的玉腿顺从的分开了，他一低头就看见了

那杂草丛下面的洞穴。

他顿时倒下来顺势地将自己的腿挨了上去，那

只雪白的玉腿给他一种麻酥酥的感觉。他的手也一

路摸过去了。

她的手也悄悄地在他的大腿上轻轻地抚了一

下。

突然，他哇哇大叫，全身的每一个部分都开始

颤抖，使劲地把那些甘密的琼浆注进了梅儿的身

子，注进了她那刚发育成熟，性感迷人的女人体内

“你们挨着上来！”梅儿命令般吩咐，此刻稍

微一丝的怒意也消失怠尽，只余下满身香汗的身子

和粉红的面庞以及散乱的头发撒在床垫上。

另一个男人听了，饥渴地抢先扑了上去⋯⋯

他先俯身吻她的乳房，在一阵狂吻之后，又把

阴茎插进那两个胀得非常饱满的奶子里面去⋯⋯

他干脆将梅儿的胴体抱到沙发上，将她的两腿

开，身上一丝不挂，然后用指尖拨开她那粉红微

湿的蓓蕾，“波滋、波滋”地，一种粘滴滴的声音

传了出来。最后，他把头埋进她的大腿间，用舌尖

狂舔她的肉蓓蕾，直到梅儿的一双手在背靠上狂舞

乱抓，才把他勃起已久的阴茎从抱起来翻了一转的

梅儿的屁股后面直插了进去。

梅儿像只母兽一样趴在沙发上，将臀部狠命地

抬高往后顶着。

“扑嗤⋯⋯扑嗤”之声不绝于耳。

终于，这个男人“啪”地一声瘫倒在梅儿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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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已经软下来的阴茎萎缩着躲藏起来

早在梅儿脸上，颈上，肩上，乳房上狂吻着的

另一个男人在欣赏了如同山洪暴发般的两次性爱大

战后，终于有机会直接进攻了⋯⋯

梅儿使出了她浑身的做爱技巧，与他在地上发

泄了压抑已久的性欲，达到了第五次性高潮⋯⋯

梅儿告诉索宁，她至今都常常想起那天夜里的

事和那些男人折磨她的样子，那是她走上这条道路

的开始。她说她恨死了那三个男人，等她将来有了

钱，回到西贡，非找人杀了他们不可。

她虽是这么说，可眼里并没有多少仇恨。索宁

问她为什么会来柬埔寨，难道西贡没有这里好？梅

儿一听就频频点头，说这里好得多。接着她低下头

她说自从那三个来，又开始讲她的故事 男人跟

她有了第一次后，其中一个男人每天都来找她，她

纠缠不过只得顺从。后来他得寸进尺，一天晚上喝

醉了酒跑到她们屋里，非要姊妹俩都陪他睡觉。姐

姐上前责骂，他抓住就打，当着梅儿的面撕开姐姐

的衣服强奸姐姐。梅儿上前对着那男人踢咬，他抛

开姐姐就来抓梅儿。就这样，她跑了出来，没几天

就跟了一些姐妹到了金边。梅儿听她们说，这里驻

了联合国的人，钱多，比在西贡干要多挣好几倍，

跑到这里的越南女子至少有好几千人。

索宁听后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久久沉默

后，他问梅儿难道准备在这里干一辈子。梅儿一听

就连连摇头，摇着摇着眼泪也出来了。她说她想

家，有时候梦里都觉得回到了母亲身边。她觉得对

不起她的父亲母亲，说只要挣到了钱她马上就回越

南，给家里修座漂亮的大楼，自己开个小百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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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找个可靠的人结婚，干干净净地作人。

梅儿说着又点了支烟，对索宁说没有办法，心

里苦，又找不到人说，只有抽烟喝酒，麻痹自己。

她说，先生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我觉得你人好所

以给你讲这些。

后来索宁的朋友们搂着小姐们回到桌上，看见

索宁和梅儿还那么坐着不动，就笑索宁是和尚命，

非把他们手上的姑娘往索宁推。

临走的时候，索宁掏了 美元出来塞给梅儿。

梅儿却推开，说先生我连一个舞都没有陪你跳，我

不能要你的钱。这时候的梅儿显得很真诚，灯光下

满脸透着稚气。索宁强把钱塞到她手里，要她多多

保重自己。

已经走到门口了，梅儿又赶了上来，要索宁告

诉她名字。索宁似犹豫了一下，还是出了口。梅儿

凑到他的耳边，说她每天晚上都在“太平洋”，找

她方便得很。只要索宁来，她一定奉陪。

这是索宁第一次认识越南女子。以后他上金边

别的娱乐场所，也有越南女子陪同应酬，但他却始

终忘不了梅儿。

在金边、在柬埔寨到底有多少个“梅儿”，没

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得清。战争打乱了社会秩序，人

口的迁移、流动、居住统统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据

官方概略的统计， 年在金边的“性工作者”

）大约为 千人；到 年，猛增

到 万人 到，其中有 是越南女子。

在一个城市就有如此庞大的色情队伍和如此剧

烈增长的速度，在全世界都是惊人的。据金边的卫

生专家们考证 年以前，“妓女”这个词汇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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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是相当陌生的；到 年，这个行业开始

在金边为人们逐渐熟悉。但那时候妓女人数不多，

干得也偷偷摸摸，一般是在路边小店门口或者火车

站、汽车站拉客。后来当局采取了强硬措施，对她

们进行收容后下放到干丹省的劳动教育中心进行劳

动教养，直到当局认为已经彻底改掉了她们的恶习

才又让她们回到社会。这些回归社会的人有的找到

了新的工作，有的从良嫁人，生儿育女，走上了正

道；可也有一部分人回到金边后无所事事，游手好

闲，于是部分人又纠集在一起，重操旧业。

年，这个队伍如同冰山一样，开始浮出水面，其涉

及到直接从事卖淫的妇女为 人，为她们穿针

引线、掌握着她们命运的鸨母“妈妈桑”约为

人。

《巴黎协定》的签署为社会带来了相对的安宁，

外国投资者们开始看好柬埔寨这片丰腴的土地，同

时联合国人员开始的大规模维持和平行动，使得这

些“性工作者”们一下子有了巨大的市场。原来的

偷偷摸摸变为明目张胆，妓女们逐渐相对集中，在

金边形成了几个颇具规模的“红灯区”。

撩开这个由妓女和她们的“业主”们组成的特

殊社会，其中的景象是惹人深思的。就柬埔寨而

言，这个行业的兴起是 多年战乱的直接后果之

一。战争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农民无法种

地，工人无法做工，尤其是那些本来生活环境就不

太好的地区，战争基本上剥夺了他们生存权力。冲

突、地雷、掠夺、土匪，让贫穷者更加贫穷，许多

人远走他乡，成为难民；一些人来到金边，希望能

够得到一个立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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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者永远是最先受难的人。就在这个谋求生

存的过程中，许多过去连“妓女”、“卖淫”这些词

汇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姑娘，成了牺牲品。值得注意

的是，她们中许多人沦入此境，都与他们的家庭有

关。在柬埔寨社会中，父母大人在家庭生活中具有

至高无尚的地位，儿子倒还有自己发言的权力，女

儿的命运则完全由父母操纵决定。磅士卑省有个姑

娘本来已同邻村一个小伙子定了亲，可由于父亲去

世，家中栋梁顿失，母亲和几个孩子生活无着，于

是，女儿便成为拯救全家的“救星”。开始姑娘宁

死不从，可是又怎耐得住母亲的哀求和弟兄姊妹的

哭嚎，终于被送入青楼。

“我到酒吧里来是迫不得以的事。”一位已经结

婚并且有了两个孩子的年轻母亲坦率地对“性工作

者”卫生状况进行调查的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官员

说。“我丈夫在为政府做事，可是他那点薪水少得

可怜，物价又每天飞涨，根本无法养活全家。有时

候，我们只有到城外去挖野菜，到市场上去捡别人

扔下的烂鱼烂肉。孩子们饿得可怜啊！”说着她的

眼泪就哗哗往下淌，好半天说不下去。“我承认，

这个酒吧里有的姑娘是既卖笑又卖身的，但是我和

好些姑娘，我们到这里来只卖笑，只陪客人聊天，

喝酒，跳舞，我们的身子是我们丈夫的，它绝不能

让人碰一下。人们把我们称作‘夜总会女郎’，每

次听见这种称呼我的心都要颤栗。我干这个真是没

有办法啊，但是这样赚钱总比偷国家的好，总比去

抢劫好。”

但由于经济状况逼良为娟的状况也不尽然。柬

埔寨是一个尊从佛教、视妇女贞洁为命根子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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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它根本容不得妇女在性行为上的任何不轨。据

“世界卫生组织”在金边的调查表明，妓女中有不

少的人是因为在婚前有过性行为，为未来的丈夫所

不允；有的人受到强奸，自觉无言见人，破罐破摔

才走入此道。也有些人是上当受骗。暹粒省一位叫

施里托尔的姑娘的父母在战火中双亡之后，生活无

着，被一个“好心”的妇女收留。住了一个多月，

“好心人”把她带到金边，说是托亲戚给她找一份

出力小、收入高的工作。就这样，她被卖到了一家

饭店，“好心人”得了 美元便无影无踪，她从

此跌入深渊。

）是城金边的托尔克街（ 西一条

小街，全长不过一公里多一点，位于波成东国际机

场进入市区的第一大交叉口。它的东面紧靠金边市

内的邦卡湖，所以当地人也把这条街称作“湖边

街”。

湖边街在 年代以前是周围农民和专在邦卡

湖捕鱼为生的人们的木板小窝棚，长不足半里。后

来从全国各地涌入金边的难民增多，有的人也有一

些钱财，沿湖岸的木房子就不断增多，逐渐形成现

在这样的比较规则的木楼和平房相拥的一条小街。

湖边街出 年代以后的事情。由于这里名是

处于城郊结合部，居住者的成份又相当复杂，什么

地方、什么职业的人都有，管理极为困难。这里有

好几户人家把房子租给了从越南到柬埔寨的难民，

这些难民中的女子到金边后并没有合适的工作可

干，于是她们便自设作坊，在这里开始干上了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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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渐渐的，越来越多的越南

女子朝这里集中，也有部分柬埔寨女子租下了这里

的木楼，到 年下半年，这里已经成为远近闻

名的“红灯区”，也成为金边的一大景观。

用联合国卫生组织官员们的话来说，在整个东

南亚，这个地方“性工作”的操作管理是最无秩序

的、最原始的。它像是金边城外的一个“自治区”，

里面即使走私贩枪也无人干涉，至于性交易，那已

经是最为“温柔和蔼”的行当了。

这条街容纳着多少妓女没有确切的数字，据估

计有 多人。如果这条街的长度为 公里半的

话，那就意味着每隔一米就有一个“性工作者”在

这里操作。同在高级饭店和酒吧从业的“小姐们”

不同，那里的姑娘大都容貌娇好，年轻招人；湖边

街的“小姐们”要么是容貌身材和年龄上竞争不过

市区的同行，要么是初来金边，人地生疏，不得已

暂居此地。她们大都是在夜间“工作”，纵欲纵酒，

点以后，才疲惫不堪地从然后一直昏睡到早上

汗涔涔肮脏不堪的床榻上爬起来。一个大房子或者

木楼被隔成如鸽笼一般的小间，木房与木房之间透

着宽大的缝隙。一个房子的姑娘起床了，其他房间

的人也大都逐渐醒来，掀开身上的一片薄布单坐在

床沿，盯着面前的木地板呆呆地出神。过了好一

阵，她们似乎才恢复了生命，光着身子在房间里懒

洋洋地走着，或撩开窗帘的一角，看今天的天气如

何，回过头来与姐妹们无精打彩地对话，评说着昨

夜的“工作”，有时不免恨恨地骂上几句。她们每

天的生活基本已经程序化，起床之后是洗漱，照镜

子，往头上抹发油，擦美容霜和香水，描眉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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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做得差不多了，这才谈得上吃饭，穿衣服，

或在屋子外面的长藤椅或破旧的沙发上斜靠着，同

过往的熟悉或不熟悉的人打着招呼，调戏着那些一

看就决不会成为她们的主顾而又不会伤害她们的

人。一个上午基本上是在闲聊和涂脂抹粉中度过

的。中午是最热的时候，没有客人会在这个时候找

上门来寻她们作乐，所以姑娘们得以再美美地睡上

一觉 点以后，她们的精神开始振作起，到下午

来，匆匆地再到镜子面前打扮一番后，她们的工作

时间也就快到了。

湖边街的顾客大都没有什么钱，他们中各种年

龄层次、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有。姑娘们最喜欢的

是那种单身的年轻人，他们身体壮实，没有牵挂，

而且对女人感到神秘。相反，那些年老的、身体有

病的人一来姑娘们就皱眉头，这种人即便有钱她们

也不情愿。可是这个行业是最不允许有个好恶的，

只要客人进了门，对“妈妈桑”来说就是送钱上

门，没有姑娘愿意接待就由“妈妈桑”点“将”，

叫到谁就是谁，不得推托。这时候她们就只有自认

倒霉，只巴不得快快完事。不过比起醉鬼和那些气

势汹汹、弄不清是兵还是匪的人来说，她们宁愿客

人们老实一些。这里经常发生殴打妓女的事件，大

都是遇上了醉鬼和身上别着枪的人。这种情况下，

“妈妈桑”不仅收不到钱，还得掏出钱来，礼送瘟

神了。

从天色渐黑到晚上 点，是姑娘们生意最好

的时候。整个一条街上，嚷叫声、调笑声、送客

声，夹杂着打架声和录音机里的唱歌声，还有姑娘

们陪着客人喝酒的猜拳行令声，混在一起，组成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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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街最为快乐的时光，直到凌晨才渐渐闲息下来。

月刊登在《金边以下是 年 邮报》

）上的湖边街一个越南籍

“妈妈桑”的日记。原文译录在此，从中可以窥见

到这里“性工作者”们的命运：

第一天

我的铺子在这条街上总是打开最早，每天

点半我就站到屋外观察今天的天气了。渐渐

的，姑娘们也一个个起了床。她们先冲澡，化

妆，然后才吃早饭。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她们

就到屋外来看有没有什么客人，同时往手上涂

小姐第一个接着指甲油。今天 客，他是

个柬埔寨人，而且脸上笑呵呵的，精神也满不

错。如果今天一天的客人都是这样那就幸运

了。可是下午两点，天开始下起雨来。这下倒

霉了，一下雨就不会有客人上这里来，而我们

这一整天就算浪费了！好在是晚上停电，电费

节省了，全天的 万瑞所有开销虽然仅仅是

尔（相当于 美元）。但毕竟没什么收入啊。

按计 万 千瑞尔算 ，，我需要付出的是房租

给那些当兵的 千瑞尔。交“保护费”又要

不过好在的是一切平安，没有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

小姐一切照旧。今天最先开张的是 和

小姐。其他姑娘们一如既往地穿衣、吃

饭、接客，我的时间用在了买衣服和卖药品

上。今天晚上又没有电，到黄昏的时候天也开

始下 个马来西亚人光顾，收了雨。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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